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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 《宁波日报》 结缘，始于一篇稿件。
1986 年，我在海军潜艇服役，因部队筹办闭路

电视，到一家电台实习。彼时，新生事物似雨后春
笋一般冒出来，令人目不暇接。甬城兴起跳舞热，
冒出多家舞场，夜晚人头攒动，社会褒贬不一。

我与两位记者，走访多家舞场，采制录音报
道。但领导顾虑题材敏感，给“毙”了。我不甘
心，改成特写。有人出主意：去找宁波日报社副总
编沈长根。

厂堂街 12 号，藏着一座小洋楼，便是报社。初
见沈总，有点忐忑，毕竟素昧平生，何况题材敏
感。他笑脸相迎，浏览一遍，面露赞许：“写得不
错！先放这吧。”询问我情况后，说：“报社要办一
期培训班，你愿意参加吗？”

原来，1987 年元旦起，《宁波日报》 将改为对
开大报，参加培训者，都是优秀通讯员。我喜出望
外，忙不迭地答应了。

12 月 13 日，《旋转的甬城之夜》 见报，这是我
在 《宁波日报》 稚莺初啼。一篇稿件，两种命运，
折射出 《宁波日报》 的美德：开放、包容。

培训结束后，我留政文部实习，师从部主任姚
志明。3 个月后，培训班结业，我离开时，萌生念
头：我要回来当记者！

一晃 9 年，我转业到宁波，有机会进市委机
关，但仍初衷不改。本想从事副刊，沈总说，新闻
天地广阔。我踌躇：年过而立，半路出家，干新闻
会不会太晚？

沈总说：“只要有志，永远不晚！”一番话，改
变了我人生轨迹。

入行才知，新闻学问深广，自己仅懂皮毛，会
写通讯，却不会写消息。好在身边皆师，悉心传授
我者，至今铭记在心。我从零起步，以勤补拙，笨
鸟先飞，上高山，下海岛，沉到基层一线，走遍乡
乡村村，捕捉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新闻点：

象山港鲈鱼“游”到韩国；47 名大学生扎根小路
下村；慈溪三千农民闯边贸；一颗草莓俏过三只鸭
蛋；的哥当了回招商红娘；深山里的丰碑；乐播春
色在田间；蔬菜王国致富歌；荒涂上奏响青春之
歌；小岛来了新支书⋯⋯成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
记录者、见证者。

1999 年 5 月底，院士组团在宁波考察时，中国
农业大学教授辛德惠突发心脏病去世。市政府派员
赴京吊唁，我随行采写辛院士事迹。追悼会现场，
数百名吊唁者，无一熟面孔。时间紧迫，如不抓紧
采访，会一散，就抓瞎了。我逮住一位辛院士弟
子，疾速提问，无暇细谈，又请他找下一位，一个
接一个，犹如接力赛。

河北曲周县，留下辛院士 20 多年足迹。我听说
后忙问，曲周派代表来了吗？有人说，县委书记杨
仲信来了，不知在哪里。情急之下，我扯开嗓子
喊:“曲周的杨书记！曲周的杨书记！”一位中年人
应声挤过来，我一把将他拽到门外，未谈 10 分钟，
哀乐声起，只好中断。这时，我觉得鼻尖凉飕飕
的，一摸，尽是汗，心里却踏实了。

当晚，我赶写出一篇通讯，5000 多字。第二天
上午飞回，下午交给总编室。次日，《辛德惠：鞠
躬尽瘁的典范》 刊登在一版转二版。当天谈版会
上，报社领导评价：“稿子写得不错，这么短时间
能完成，不容易！这是对应变能力的考验，是对记
者功力的检验。”

后来，《光明日报》 驻浙江记者站站长、著名
记者叶辉读罢，赞不绝口：“这是一篇高水平的急
就章，完全达到 《光明日报》 发表水平，可以全文
发表。我们没有注意到，可惜了！”

在记录、见证历史中，自己也在锻炼成长。工
作 6 年，每年考评优秀，荣膺宁波市“十佳”新闻
工作者、浙江省优秀军队转业干部等称号，从一名
普通记者，成长为农村部主任。

在我看来，开放、包容、民主、平等，恰是
《宁波日报》 特质。我庆幸跻身其间，不受世事纷
扰，不需仰人鼻息，身无羁绊，心无旁骛，认准目
标，自由生长，只要付出，必有收获。

6 年后，我调到 《光明日报》，继而跨入 《人民
日报》。人生长河中，6 年转瞬即逝，于我绵远流
长，贵如黄金。虽已离开 19 年，仍情愫缱绻，感念
在怀。因为，这是我新闻初心的奠基，也是我记者
生涯的启航。

我的记者生涯从这里启航
徐锦庚

徐锦庚：人
民日报社山东分

社社长，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鲁迅文学
奖、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获得者，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倏忽间，《宁波日报》 复刊 40 周年了，掐
指一算，这也正是我调入宁波工作的 40 年。回
想起来，这 40 年，《宁波日报》 成为我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许多人许多故事，一个
个争先恐后爬上历史的枝头向着我微笑。

与 《宁波日报》 最亲密的当然是报社与作
者的关系。

刚回到老家宁波，很快就有日报编辑向我
约稿了，那个时候，我主打小说，兴致勃勃每
天在虚构的故事里乐而忘返，几乎抽不出时间
写散文，但是作者与报社的关系往往天生是友
好的，打个比方，作者是鱼，报纸是水，水里
不能没有鱼，没有了鱼就成了一潭死水。同
理，鱼也只有到了水里才能鲜龙活跳。所以只
要是日报招呼一声，无论是写篇散文还是写部
短篇报告文学，无论是参加座谈会还是请我做
个讲座，从不爽约。一来二去，我与报社许多
编辑记者成了好朋友，师姐周行芬、美女朱梅
华、才子邱贝贝、号称“贺伯伯”的贺圣思、
帅帅的学兄贺挺、实诚的老总沈长根 ..... 许多
人一旦相交竟都是一辈子，几年前还与任老总
一起吃饭，还在听他摆谈日报旧事。

可惜，早期写过的东西总觉得幼稚，被
我这不善保存又不长记性的人散落了，依稀
记得有一篇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稿件，记录
了某个除夕夜。那天电视里苏小明唱 《军港
之夜》，唱得声情并茂，而我与先生一人一张
桌子正起劲地爬格子。煤气断了，没法做饭
了，我让他想办法，他让我想办法，大家手
头都有一个作品在忙着，谁也不想站起来打
断思路。最后怎么解决肚子的？忘了。这件
事被我写成散文发表在 《宁波日报》 上。谁
会想到呢？无意中信手拈来的小文章，日后
都成了珍贵的回忆。

渐渐的，在日报发表散文成了我的一种爱
好，我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创作，那时可
谓是我的散文发表鼎盛期，后来出版的几部散
文集，大多是在 《宁波日报》 上发表的。

《宁波日报》 又是我创作成长史的见证。
记得我那些有影响力的作品，日报总会在

第一时间发出报道。1989 年我出版了报告文学

集 《大潮初起》，这是全国第一部详细反映一个
城市改革开放的作品。当时开发区还是新鲜事
儿，没像今天这样比比皆是，还没有作家有兴
趣去为它写本书。而我，当宁波开发区刚在图
纸上画好一个圈，就与第一批先遣部队一起住
进了铁皮盖的临时房子里。创作假是市文联批
的，那段日子我成了开发区的常客。当时全国
许多人像我一样对开发区充满好奇，所以此书
反响热烈，全国印销 5 万多册。开发区召开了
我的第一个报告文学作品讨论会。相关的报道
在 《宁波日报》 刊登。

后来这样的报道一发不可收。凡是我有重
要作品，《宁波日报》 总是第一时间报道，粗略
算算，仅在北京，全国作协、省市各级作协、
宁波市委宣传部曾经为我召开过四次大型作品
讨论会，在杭州召开的作品讨论会更不计其
数，每次 《宁波日报》 总是派出记者跟踪采
访，我还没回到家，报道就已经传回了宁波。

不仅如此，我还在 《宁波日报》 刊登过不
少长篇连载，1994 年，我的长篇报告文学 《生
命之歌》 问世，日报立即不吝篇幅长篇连载，
同时在报上展开了读者大讨论，那个阵势可谓
是轰轰烈烈。后来 《生命之歌》 获得了全国

“五个一工程”奖，这是浙江省第一次在全国获
得此奖。《今日父老兄弟》 出版，日报又连载了
数月，很快斩获了省“五个一工程”奖，宁波
市电视台专程拍摄了 16 集电视纪实剧。怪不得
有作者说：夏真，日报对你的连载比任何一个
作者都多呢。

2003 年，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引起各方
高度重视，那时我们的报告文学 《跨越——
杭州湾跨海大桥纪实》 刚签约，《宁波日报》
立即隆重发表了时任宁波市副市长的长篇文
章，率先充分肯定作家与重大建设项目签约
这一新生事物，支持作家、艺术家们走向改
革开放的第一线。整整一个版面！文章在全
国作家中引起很大反响，那些日子，天南地
北不断有作家打电话来问我真假，还有人索
要合同去做范本。这极大鼓舞了我的创作信
心，大桥建造了五年，每隔一段日子我就会
在 日 报 上 用 散 文 形 式 报 告 大 桥 的 进 展 ， 后
来，毫无悬念，《跨越》 获得了全国奖还囊括
了 3 个省级大奖。

可以这么说，日报的许多记录成全着我的
人生。这辈子我在全国、省里得过几十个大
奖，每每逢全国、省里评奖要报材料时，省出
版集团老总就会急吼吼打电话给我：我这里已
收集了全国各地报纸关于你的评论，你赶紧将
宁波报刊发表过的有关材料收集给我。毫无疑
问，我提供的材料主要就是 《宁波日报》，因为
它的材料最全面、最权威，也写得最详细。

呵呵！整整 40 年，数不完的故事！我与
《宁波日报》，这是一段多么长的缘分啊。

四十载说不尽的缘
夏 真

夏真：享
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二级正教授，中国作协会
员，发表小说、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等
500余万字，出版24部著作，其作品
60余次获国家级、省级大奖，其中长
篇报告文学《生命之歌》获全国“五个
一工程奖”、《跨越——杭州湾跨海大
桥纪实》获国家新闻出版署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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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 《宁波日报》 的缘分，始于一篇仅有
9 个 字 的 征 文 投 稿 —— 《人 生 的 价 值 在 于 奋
斗》。

1982 年，刚走出校门步入社会的我看到当
时的 《宁波报》 刊登了一则征文启事“对你影
响最深的一句话”，便欣然参加了。自此，我
便成为 《宁波日报》 的同行者，这短短 9 个
字的征文也成为自己的座右铭，激励我一生
奋斗。

38 年里，我在 《宁波日报》 上撰写发表、
参与策划的稿件数量超过了 300 篇。这些过程
和成果也成为推动自己不断学习和工作奋斗的
力量。参加工作后，我每一次调动、每一个岗
位几乎都与“研究、写作”有关，也逐渐夯实
了理论功底、实践能力和奋斗精神。

《宁波日报》 也是我每天必吃的精神“早
餐”，我几乎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到单位看报，
读到新的知识理论、好的文字词句，都会摘记
存研，有些重要文章则剪下归类成册，这个习
惯一直保持到了网络时代的到来。

随着与 《宁波日报》 的往来持久深入，我
的“角色”有了新的转变，自诩是日报的策划
者、参与者。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2011 年对于
宁波民营企业“五千万元现象”的大讨论。我
们在调查中发现，年产值五千万元左右是宁波

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比较明显的分水岭，无
法跨越这道门槛，企业往往徘徊不前。如何突
破瓶颈？作为报道的策划者和经济专家，我为
典型案例点评指出，民营企业原本依靠的体制
活力优势和低成本优势正在不断弱化，企业要
突破瓶颈，必须积极塑造新优势，更多地依靠
竞争优势，必须突破境界关、能力关、方式关
和环境关四大关口，企业家个人的境界将决定
企业未来的发展高度。当时的结论放眼现在依
然有其借鉴意义，而这背后的根本，无非也是

“奋斗”两字。我参与的不少重大主题报道策划
也是奋斗的缩影：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需
要奋斗，家电“甬军”逆风突围需要奋斗，展
现文化名城的新魅力需要奋斗，勇当浙江建设

“重要窗口”模范生更需要奋斗。
当前，宁波全面深化改革进入系统集成、

协同高效的新阶段，改革任务越来越多，改革
难度越来越大，改革创新也越来越迫切。日报
是改革先锋，也是我们宣传改革工作的主阵
地。前不久，我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访谈文章

《答好改革卷 当好模范生》，对“以改革推动
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效能治理、擦亮高水平小
康”作了阐述，为宁波当好浙江建设“重要窗
口”改革模范生提供了一些思路；2019 年度宁
波“最多跑一次”实现率、满意率居全省第
一，以及宁波 42 项改革举措全国领跑，也通过
日报融媒体进行了宣传展示；日报去年刊发的

《政府部门直面问题接受民生“考问”》，促使
“打不通”的政务公开电话闻过即改，并促动了
“首问负责、即问即办”这项改革的深入开展。
可以说，改革奋斗的过程中，改革人必须会
用、还要用好 《宁波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回想起我与 《宁波日报》 并肩同行、共同奋斗
的历程，何尝不是幸福的！弹指一挥间，《宁波
日报》 迎来了复刊 40 周年。我很荣幸有这样一
份报纸伴随奋斗，愿继续为 《宁波日报》 成为

“重要窗口”的一张展示名片奉献智慧和力量，
也希望这份报纸能在新的起点上走高走活走
实，影响到更多的人。

《宁波日报》激励我一生奋斗
阎 勤

1985 年是乙丑牛年，也是我的本命年。这一
年，《宁波日报》 开辟了一个和牛年相关的专栏，
名叫“孺子牛”。

10 月 30 日的“孺子牛”专栏中，刊发了记者
徐正对我的一篇采访，题目是 《急起直追》，记述
了我从一个兵团知青，历经磨难，考进大学，成长
为一名医学科研人员，被授予浙江省卫生系统先进
工作者的过程。

徐正在文章结尾处是这样写的：“他为什么老
是这样急？还是用他写在日记扉页上的那句话来回
答——‘不能忘记，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的青年！’”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所以要以只争朝
夕的精神来学习和工作。

这是我们那一代很多人真实的心理状态。我们
在“文革”期间丧失了上大学的机会，下乡当知青
更是领悟到知识的重要。1973 年，经过邓小平力主
的“文化考查”后，我们上了大学，个个以奋发图
强的劲头，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以便夺回被耽
误了的时间。

徐正同志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我所在的医
学科学研究所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医科所所长

黄可泰找我谈话，表示一定会支持年轻科研人员快
出成果。为此，他多次到科委和卫生局为我们申报
课题和寻求经费支持，让我们这些年轻科研人员能
够专心致志埋头攻关。我们取得了不少成果和专
利。

在此期间，我本人致力于开展抗衰老药物的研
究，并把成果有偿转让给了生产企业。这也是改革
开放以后，我市卫生系统内第一件把科研成果转化
为实际产品并取得经济效益的大事。

当时，我们利用清宫档案公布的医疗方药资
料，以动物实验进行有效成分的筛选，确定了 7 个
慈禧太后的保健处方作为科研目标，经过近两年的
药理、临床、植物化学等方面的研究，最终研制出
了“慈禧益寿酒”。

此酒色如琥珀，味感甘甜绵软，动物实验表
明，具有明显的抗疲劳和耐缺氧等效果。《宁波日
报》 获知此消息后，专门派记者来医科所采访，并
且很快就在报纸上做了报道。

正是这些相关的报道，引起了各地一些药厂的
注意，杭州、宁波、哈尔滨、南昌的制药企业纷纷
来信，洽谈成果转让事宜。

最使我们感动的是，南昌恒湖酿酒厂厂长竟然
和我们相约在北京。最终，在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
溥杰的见证下，我们把这项研究成果有偿转让给了
恒湖酒厂。有偿转让科研成果，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
的宁波还是第一次，即便在全国也是凤毛麟角的事
情。

溥杰先生还当场挥毫赠送给我一幅墨宝：“延
龄济世资良药，清圣浊贤灿秘方。乙丑仲春之月。
常敏毅同志留念。溥杰”。

随后，《宁波日报》 对此做了详细报道。我也
被评为宁波市首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受到了
表彰和奖励。这对从事医学科研工作的同行们来
说，也确实是一种激励。

弹指间，35 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人也已经退休
多年。但是 《宁波日报》 当年的“孺子牛”系列文
章，对我们这些人的激励和促进依然历历在目，难
以忘却！

“孺子牛”专栏对我的激励
常敏毅

常敏毅：曾
任宁波市医科所

重点课题组组长、海曙区科协主席、
鼓楼医院院长、书记兼院长，农工党
中央委员、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
委员、农工党宁波市主委 （专职）、
宁波市政协第十二届副主席和十三届
驻会副主席，现任宁波市公共关系协
会会长。

阎勤：现任
宁波市委改革办

常务副主任，曾先后任宁波市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宁
波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农办主任。


